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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是一对令人艳羡的神仙眷侣， 丈夫马丁·麦克尼尔是位富有的医生。

妻子米歇尔高中时是选美皇后， 从小品学兼优、 才貌双全。 2007 年， 米歇尔在

家中浴缸离奇丧命， 死因众说纷纭。 多年后， 当迷雾层层揭开， 人们才发现， 这

个郎才女貌的爱情童话里， 竟藏着如此不堪的秘密。

□ 尚法斋

女子浴缸离奇丧命

皆因丈夫移情别恋

医生妻子之死

被安排的整形手术

2007年4月的犹他州， 米歇尔·

麦克尼尔正在家中修剪玫瑰。 这位

1976年的康科德选美皇后， 即便年

过半百， 依旧保持着优雅的仪态。

这个小提琴考级十级、 交换生时期

练就流利法语、 八个孩子眼中永远

温柔的母亲， 让她成为社区里公认

的“完美主妇”。 而她的丈夫马丁·

麦克尼尔， 更是这座小城的精英标

杆： 犹他州康复中心医疗主任， 西

装革履的装扮中， 永远带着职业赋

予的沉稳与权威。

这对携手近30年的夫妇， 婚姻

起点像极了好莱坞电影剧本。 1977

年的一场教会青年活动上， 退役归

来的马丁对风华正茂的米歇尔一见

钟情， 不顾女方家人的强烈反对热

烈追求（米歇尔的母亲早发现马丁

退役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还曾

涉嫌伪造支票， 她警告女儿“他迟

早会害了你”） 米歇尔也被马丁

“以死相逼” 的追求打动， 执意私

奔成婚。

婚后的马丁似乎兑现了承诺：

五年内生养四个孩子， 考取行医执

照与法律学位， 又领养四个乌克兰

孤女， 一家人的合影常年摆在家中

最显眼的位置。 大女儿雷切尔后来

回忆： “童年的每个周末， 爸爸都

会带我们去图书馆， 妈妈会准备好

野餐篮， 那时我们以为， 这样的幸

福会持续一辈子。”

但在完美家庭的假象下， 裂痕

早已悄然蔓延。 步入50岁后， 马丁

的变化愈发诡异： 频繁出入美黑沙

龙， 把皮肤晒成深褐色， 每天坚持

做上百个俯卧撑， 对镜整理发型的

时间远超以往。 而米歇尔的梳妆台

抽屉里， 开始出现抗焦虑药物的空

瓶———她对孩子们抱怨“爸爸最近

总是很晚回家”， 却在马丁带着歉

意递来的礼物前， 一次次选择隐

忍。

2006年冬天， 马丁突然极力劝

说米歇尔做面部整形手术， 理由是

“让你找回年轻时的光彩”。 米歇尔

起初犹豫， 她对手术风险心存顾

虑， 但马丁的坚持近乎执拗， 甚至

主动联系了整形医生， 敲定了2007

年4月3日的手术日期。 “他说这是

我们婚姻的新开始。” 米歇尔后来

私下告诉学医的三女儿亚历克西

斯， “可我总觉得， 他是想让我变

成另一个人。”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但术后的

用药方案却埋下了致命隐患。 按照

马丁的要求， 整形医生开具了四种

药物， 其中包含安定（地西泮） 和

羟考酮———这两种药物的组合在术

后恢复中极为罕见， 前者是强效镇

静剂， 后者是阿片类镇痛药， 叠加

使用可能导致呼吸抑制与心律失

常。 米歇尔对药物向来敏感， 以往

服用同类药物都会自行减量， 马丁

对此心知肚明。 但术后第一天晚

上， 亚历克西斯就发现母亲出现了

嗜睡、 言语含糊的症状， “她想抬

起手摸我的脸， 却连胳膊都抬不起

来， 嘴里反复说着‘药太多了’”。

忧心忡忡的亚历克西斯当即决定暂

缓返回内华达医学院， 留下来亲自

照料母亲的用药。 那几天里， 米歇

尔多次在清醒时拉着女儿的手叮

嘱：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 一定要

查清楚， 是不是你爸爸搞的鬼。”

浴缸里的死亡迷局

2007年4月10日， 亚历克西斯

接到学校的紧急通知， 不得不返回

医学院处理学业。 临行前， 她反复

检查了母亲的药物剂量， 再三叮嘱

父亲“一定要按说明书给药”， 马

丁拍着胸脯保证： “放心， 我是医

生， 会照顾好你妈妈。” 谁也没想

到， 这竟是母女俩的最后一面。

4月11日下午， 911报警台接到

了马丁的求救电话。 电话那头， 他

的声音带着刻意放大的慌乱： “我

妻子在浴缸里， 没呼吸了， 快来

人！” 接线员询问是否能将米歇尔

移出浴缸， 马丁先是回答“抱不

动”， 随即又说“我已经把水放了，

正在做心肺复苏”， 不等接线员追

问地址， 便匆匆挂断电话。 当接线

员回拨时， 马丁的语气突然变得暴

躁： “我自己就是医生， 知道该怎

么做， 别打扰我！” 多年后， 这位

接线员仍对媒体坦言： “他的愤怒

很奇怪， 不像失去亲人的悲痛， 更

像被人打断了计划的不耐烦。”

由于马丁最初未提供准确地

址， 急救人员在住宅区兜兜转转了

半小时才赶到现场。 此时， 米歇尔

已经躺在浴室地板上， 面色青紫，

早已没有生命体征。 马丁站在一

旁， 衬衫领口敞开， 脸上挂着泪

痕， 看上去疲惫又哀伤。 警方初步

勘查后， 结合马丁的陈述与现场环

境， 做出了“意外死亡” 的初步判

断———米歇尔刚做完整形手术， 身体

虚弱， 可能是在浴缸中昏厥后溺水身

亡。 最初的尸检报告更是将死因明确

为“心肌炎导致的心血管衰竭”， 似

乎为这场悲剧画上了句号。

但米歇尔的孩子们却无法接受这

个结论。 大女儿雷切尔注意到， 母亲

的葬礼上， 马丁的悼词冗长地回忆着

自己的事业与家庭琐事， 对亡妻的提

及仅有寥寥数语， 甚至特意告知米歇

尔的两位哥哥“不必专程赶来”。 更

让孩子们起疑的是， 葬礼结束仅三

天， 马丁就宣称“需要保姆照顾年幼

的孩子”， 并带着雷切尔去教堂“祈

祷能找到合适的人”。 就在教堂门口，

一个打扮性感的陌生女人主动上前搭

话， 雷切尔清晰地看到， 父亲的眼神

瞬间变得躲闪， 双手不自觉地搓着衣

角———这个名叫吉普赛·吉莉安·威利

斯的女人， 很快就住进了麦克尼尔

家， 却从不做家务、 不照看孩子， 反

而整天黏在马丁身边， 吃饭时甚至会

喂他进食。

亚历克西斯的疑虑则更为具体。

作为医学专业的学生， 她深知母亲的

身体状况：“妈妈每年都做体检， 心脏

从未有过问题， 心肌炎的诊断根本站

不住脚。”她想起母亲生前对药物的抱

怨，以及“爸爸想让我过量服药”的担

忧，更回忆起自己离家前，马丁曾试图

让她把剩余的药物“扔掉，避免过期”。

当她要求查看母亲的用药记录时，马

丁却以“已经处理掉了”为由拒绝，甚

至在她坚持追问时，勃然大怒之下，他

将她和雷切尔赶出了家门。 2007年6

月， 被逐出家门的女儿们联合米歇尔

的妹妹， 开始向警方和检察官办公室

递交申诉材料， 要求重新调查米歇尔

的死因。“这不是意外，”亚历克西斯在

申诉信中写道，“我父亲是精神科医

生， 他太清楚如何用药物制造自然死

亡的假象。”

完美谋杀的破绽

警方的重新调查， 如同剥洋葱般

层层揭开了马丁精心编织的谎言。

2008年， 犹他州县检察官办公室

启动复查程序， 州首席法医重新审阅

了米歇尔的毒理学报告， 发现她体内

的安定与羟考酮浓度远超安全剂量，

两种药物的协同作用足以导致深度镇

静、 呼吸抑制， 最终引发心脏心律失

常———这与最初心肌炎的结论截然相

反， 死因被修正为药物组合导致的镇

静状态引发心脏死亡， 性质从自然死

亡变更为死因不明。

随着调查深入， 马丁的完美人设

彻底崩塌。 办案人员发现， 他与威利

斯的关系并非葬礼后才认识， 而是早

在2005年就通过网络结识， 两人的暧

昧邮件显示， 在米歇尔手术前， 他们

就已约定等合适的时机在一起。 更令

人发指的是， 米歇尔去世后不久， 马

丁就窃取了养女吉塞尔的身份信息，

为威利斯办理假证件、 开设银行账

户， 帮她逃避过往的不良信用记录，

同时修改了遗嘱， 将所有财产留给威

利斯， 仅给八个子女各留一美元遗

产。

2007年9月， 马丁因涉嫌性侵熟

睡的女儿被调查， 他竟辩称把女儿误

认成了亡妻———这一荒诞的借口， 让

办案人员意识到， 这个表面儒雅的医

生， 内心早已扭曲到极致。

获罪后狱中自杀身亡

2013年10月17日， 马丁·麦克尼

尔杀妻案在犹他州法院开庭审理， 这

场拖延了六年的审判， 吸引了全美的

关注。

法庭上， 首席检察官查德·格伦

南德抛出了关键证据： 整形医生的证

词证明， 是马丁主动要求开具安定与

羟考酮的组合处方， 且明确告知医生

妻子术后焦虑严重， 需要强效药物；

亚历克西斯详细陈述了母亲生前的担

忧与马丁的异常行为。

庭审中， 马丁的另一位情妇出庭

作证， 称他曾在米歇尔去世前炫耀可

以用药物让一个人看起来像自然死

亡， 没人能查出真相。

格伦南德在庭审中直言： “这是

一场近乎完美的谋杀， 被告利用自己

的医学知识， 给妻子注射了致命剂量

的药物， 然后将她置于浴缸中， 制造

溺水的假象。 他以为自己能逃脱制

裁， 却低估了子女对母亲的爱与正义

的力量。”

马丁的辩护律师试图以婚姻矛盾

不等于谋杀动机为由为其脱罪， 声称

马丁的婚外情与身份盗窃只是道德瑕

疵， 无法证明他杀害了妻子。

但陪审团在综合所有证据后， 于

2013年11月做出了有罪判决： 马丁·

麦克尼尔犯一级谋杀罪、 妨碍司法公

正罪、 性侵罪， 数罪并罚， 判处终身

监禁。

听到判决结果时， 马丁面无表

情， 而旁听席上的亚历克西斯与姐妹

们相拥而泣， 她们终于为母亲讨回了

公道。

然而， 这场悲剧并未就此落幕。

2017年4月9日， 距离米歇尔去世十周

年仅两天， 马丁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这个用专业知识剥夺他人生命的精神

病医生， 最终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

己的人生。 他的自杀， 被外界解读为

无法承受罪恶感的最终逃避， 却也让

这场案件留下了最后的遗憾———他从

未亲口承认自己的罪行， 也从未向被

他伤害的子女们道歉。


